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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油菜花

诗 绪 纷 飞

西部行吟
杨树弘

沙湖

塞北大漠之雄浑，拥抱
江南水乡之灵秀
沙水苇鸟山，丝路驿站一明珠
水绕沙丘天下绝
鸟在高亢的花儿里
感悟和平感悟你
感悟，爱的和谐

青海湖

这是你和我的七月
措温布
从祁连山的断层深处

款款走来
湛蓝碧波万顷
亮黄，金灿灿
摇曳、坚信，是生动的回眸

额济纳

单单为你，一守候就是三千年
诉说成为久远的沧桑
为你所有，伫立成这片胡杨
承诺长成坚韧
寒月噙满泪光
枯风飞扬依然飞扬
飞不走的夜，成为结茧的苍茫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凡 人 素 描

老爸学车
年逾花甲的老爸心血来潮学驾驶，让我们做梦都没想到的是：在一次次

严格的驾照考试中，老爸镇定自若，胸有成竹，全部科目均一次过关。
老爸学车的计划是：理论考试自学过关，技术考试请驾校教练专门辅

导。如今理论知识都要在电脑上学习，弟弟从成都给老爸带回了电脑写字
板，以方便老爸学习时书写。老爸思维非常敏捷，弟弟稍作提示，老爸就会
了。每天我都会发现老爸在电脑前面一丝不苟地学习，这些题有些是常见
的，一看答案便知；有的是专业的，需要做好几次才能做对。老爸很有耐心，
一次两次多次，直到答题正确率100%，老爸仅仅学习了9天时间。在弟弟
的帮助下，爸爸顺利地报考了。理论考试45分钟，总分100分，老爸仅考了
16分钟就交了卷，得了99分。人家都不相信，一个64岁的老人，怎么这么
厉害呢？没错的，“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第一关，大功告成，我们一家人为老
爸的初战告捷欢呼雀跃。

技术训练难度似乎要大些，可老爸对学习有浓厚的兴趣，加上这次有4
位60岁以上的老人学驾照，年龄最大的是68岁，老爸对照自己，更加信心百
倍了。第一天学了车回来，就给妈妈汇报说：“人家能做好的事情，我一样能
做得好，上车几分钟，我就能驾着教练车在场地上自由地跑起来，教练还表
扬我领悟力强呢！”妈妈听后，只是笑笑。老爸知道要学好驾驶，远远不是能
开动车这样简单的，但老爸心中有数，他暗下决心：一定要保质保量完成每
一项学习任务。

由于学习的人多，训练场里每次都是排着长长的队，有时学习一次，上
车的时间仅有几分钟，离合、升档、降档、倒桩、定位……如果学员稍有马虎，
几分钟可能什么收获都没有。可老爸学习时精力高度集中，听从教练的指
挥，甚至批评，掌握的技术指标高，常常成为年轻学员学习的示范。腊月中
旬的一天，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老爸去永川参加考试了，考试内容是倒桩，
这是比较难的一项。我不担心老爸的技术，但我担心下雨天会给老爸的考
试表现带来意外。在我的周围，不少考驾照的熟人，大都是中青年，这一关
考了好几次的不在少数。所幸的是当天下午我就听到老爸的好消息——倒
桩顺利过关！

第二次考试内容是限速通过限宽门、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我还没来
得及关心老爸，在年前就传来了顺利过关的好消息。老爸最后一次考试是
在年后的初九，突然接到去路考的通知，我们既担心，也为老爸高兴，担心的
是这最后一关能顺利过吗？高兴的是，老爸学了这么久的车了，终于可以拿
驾驶证了。这次老爸仍然没有家人陪同，与他的学友一道去永川考试。路
考分白考和夜考，哪知抽签时老爸抽到了夜考。但第二天早晨有浓霜，主考
官说：“早晨霜大让夜考的学员按夜考要求考试。”老爸紧张的心一下子轻松
了，毕竟是白天嘛，60岁以上的老人了，真要晚上考，眼力是不济的。老爸顺
序排在第二，只见第一个学员上车不到一分钟就下来了，考官宣布犯规。第
二个就是老爸，老爸心态平和，像平时练车那样，胆大而心细地按照夜行的
方式向前行驶，在浓浓的霜风中行驶200米的样子，主考官宣布停车后，老
爸轻松地下了车。“一切按要求行驶，过关！”主考官的这句话，宣布了老爸的
考试终于圆满结束了。

老爸还在回家的路上，我就打了个电话祝贺他考试成功。是啊，老爸学
车的精神也将激励着我，激励着我怎样正确对待生活中的考试。

（作者系大足区作协副主席）

重庆烙画传承漫谈
烙铁大家都见过，即以炭火或通电加热的尖削铁头，用来熔化焊镴做器件焊接。古时候则是

用来给牲畜或物件打印记，在木片上烫烙腰牌、兵符等，作为身份识别的标识。汉语“烙印”一词
就源自这里。后来这种“烙印”更多地用于日常生活，多了些艺术性，于是称为烫画、烙花、烙画。
近代以来，烙画逐渐从实用工艺中跳脱出来，成为一种具有独特艺术思维和评价标准的美术种
类。

清光绪初年，一个名叫王家福的人，在重庆黄沙溪做竹木家具生意。有一年，河南遭遇大旱，
有灾民逃荒来到重庆，灾民中有民间艺人来此揽活。王家福见其中有烙画师傅在竹木家具上烙
花鸟，很受老百姓的喜爱，于是就拜烙画艺人为师，将这门工艺用到自己经营的竹木家具装饰
上。因为标识独特、美观，受到更多顾客青睐，无形中增加了商品的价值。

之后，王家福的侄子王国平跟着他做竹木家具生意，也学会了烙画，把这项古代工艺传承下
来。再后来，城里九道门的李国才又拜王国平为师学习烙画，成为重庆烙画的第三代传承人。到
李国才的徒弟吴承楷成为烙画第四代传承人的时候，新中国成立了。吴承楷早年学过国画，后来
专门承接家具烙画的装饰生意，在储奇门一带颇有名气。

改革开放初期，年轻的国企职工张明志从邻居吴承楷那里学习烙画，成为第五代传承人。后
来，张明志怀揣着从小就有的艺术梦想，进入北碚职工业余大学学习工艺美术，还接受过西南师
范学院美术教授苏葆祯、古月、郭克、吴晋甫等十多位老师的指导。之后，他的艺术梦想进一步飞
扬，干脆辞掉了国有企业的“铁饭碗”，专门从事室内装饰设计。他把烙画艺术融入室内装饰之
中，以单纯简洁的风格把书柜、衣柜和门窗做成了一幅幅“国画”，受到客户欢迎，装饰行也生意红
火。

新世纪伊始，张明志关掉了装饰行，开始了新的探索。他先用五年时间，把重庆城区的所有
老街道走了个遍，用画笔以素描形式采集素材，接着是长达十多年的埋头创作。他用手中的烙铁
把重庆城乡那些已经消失，或即将消失的街道、码头、古城墙、古建筑、老风俗、老景观一一呈现出
来，前后创作了上千件烙画作品。《临江门》《十八梯》《三峡纤夫》《吊脚楼》等成为重庆烙画的代表
性作品，受到全国美术界专家的高度评价，一些作品被中国邮政做成纪念邮票发行。

2013年，烙画被列入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代以来的历代烙画手艺传人王家福、王
国平、李国才、吴承楷等进入非遗档案，张明志成为当代重庆烙画的代表性传承人。之后他又以
自己创作的《中国现代烙画》（西南师大出版社）一书为教材，以现场指导等方式，受聘为多个大学
的民间美术专业教师，真正实现了把烙画从手艺变成艺术的抱负，同时为重庆烙画的艺术品质打
下了纯粹、自然、质朴的烙印。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文 艺 范

阿蛮

春天皆诗画，去农村踏青，眼里美不胜收。几片清亮的湖水、古朴的巴渝民居、翠生生的竹
林、碧绿鲜活的菜畦。几个友人结伴游玩，忽然童心大发，去油菜花田里捉蝴蝶。

对于农事我不擅长，但不妨碍我对油菜花的喜爱。作为一个地道的重庆人，我对油菜花的喜
爱那可不一般。山城的冬天漫长，当看到那一点点金黄色冒头，人顿时精神一振：是春天啊，春天
来了！

星星点点渐渐燎原，大块大块的油菜田开花了。蜜蜂开始嗡嗡唱，没头没脑地乱飞。大太阳
天，整块田都是金灿灿明晃晃的。小孩子奔跑的双脚，女人们飞扬的丝巾，热闹了菜花田。

记得很小的时候，我在菜花田里会迷路，一丛丛花高过了我的头，像在迷宫里穿梭，内心是兴
奋和害怕交替的。而此时的小伙伴们，多半在菜花田边悠闲地找吃的：豌豆、胡豆已开始结出嫩
嫩的果实，青色的麦苗儿嚼起来有点儿甜，黄葛苞也算是小零食。妈妈还叮嘱回家时带一把蒲公
英或“弟弟菜（荠菜）”晚上煮面吃。因带了这些田野礼物，所以就算玩得满头是汗，脸也花了，回
家时我还是一副大摇大摆有功之臣的模样。

所以，于现在的小孩不同，我们这代人看到油菜花，就会想起童年的吃食，儿时的游戏，那金
晃晃时光通道里春天的快乐。每年到了三月，和友人们都有个不成文的约定，去看油菜花，就像
一种仪式，仿佛没有去看，这个季节就不完整，甚至会很失落。

对于油菜花，文人向来有风雅的咏唱，例如“夜来春雨润垂杨，春水新生不满塘。日暮平原风
过处，菜花香杂豆花香”。农学家说，油菜质地脆嫩，略有苦味，富含维生素C，其种子含油量可高
达50%，可榨油，菜籽油营养价值高，不仅是良好的食用植物油，而且在工业上也有广泛的用途。
所以，油菜不是“闲花野草流”。

巴渝之地，油菜花田一般都很大，气势恢弘。来到花海，还是如小时候一样，跑起来，跑到花
丛里去，最好再滚上一滚。油菜花只在这个季节能以多取胜，扬眉吐气，所以它尽情地蔓延，开到
田埂山坡，开到人的心里面去。放眼一望，花田四周都是绿润润暖洋洋春的气息：还有孩子在放
风筝，呼啦啦地飞上天了，孩子们手中的线轮嗡嗡响着；几个老人聚在花田边的院坝，安静地喝着
茶，让人疑心他们睡着了；不知名的树上，苞芽沉甸甸的，一树喜人的嫩黄；山谷也含着翠呢，麻雀
和水鸦叽叽喳喳地闹着，我们未泯的童心也跟着它们忽上忽下蹦蹦跳跳。

油菜的嫩尖上不仅有蜜蜂蝴蝶的香气，更有朴实的泥土气，原始的山野气，那是一些关于我
们祖辈的根的东西。更何况，乡村环境优美，气候怡人，油菜花带来了游客，带动了消费，让村民
们以生态旅游带动乡村振兴。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村民们在油菜花田劳作，脸上的笑容，比
春光还美丽。

最接地气最平凡的花，却能装扮出最盛大的春天。谢谢热情奔放的油菜花，它提醒我，春光
易逝，赶快珍惜。 （作者单位：南岸区文联）

唐晓堃

生 活 随 笔

（组诗）


